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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將，這一古來中國
人的傳統 「娛樂」項目，
隨着社會的發展越來越普
及而推廣了（尋常百姓家
已用上了電動麻將桌）。
毫不誇張地說，這一項目

，絕對可以排在中國人 「娛樂」的第一位。麻
將為什麼有這麼大的魔力和大眾性呢？

如果說麻將是 「娛樂」活動，我不敢苟同
。如果說是娛樂，那麼不動點財物，俗稱不帶
點 「血」，誰還玩？恐怕一分鐘也玩不下去。
這就證明打麻將是一種賭博。賭博具有冒險性
和刺激性，它能讓人成癮，這恐怕是麻將魔力
的根源。為什麼它又具有大眾性呢？因為麻將
設備簡單，不是賭徒的專利，賭注可大可小，
億萬富翁可玩，老頭老太零用錢也可湊上一陣
。再者打麻將各自為戰，省卻了 「買賣好做，
夥計難搭」的煩惱。

人與生俱來都多少帶一點賭性，貫穿生存
發展的始終。誰能說炒股沒有一點賭性呢？人
在準備去打麻將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準備去輸
或認為自己輸，否則他就不去了。麻將，創造
不了財富，錢在幾個人之間流轉來流轉去就流
失了，最終都是輸家。一時贏了的自然會興高
采烈，或許還會花起錢來大手大腳，誰讓錢來
得容易呢！輸的便會蔫頭耷腦，想着如何去撈
本，明天繼續。我認為：麻將是一種 「有規則
」（在打麻將者之中）的搶劫，被搶者無處說
理，內心不甘，下次還要被搶，因為被搶者是
準備去搶人的，挨搶也活該。人的一生受誰的
騙最多？自己。買股票的人都興沖沖往裡砸錢
，都認為自己一定能掙錢，豈不想你在和誰博
弈！專家、機構、莊家能讓你掙他們的錢？蜂
擁買彩票者，都認為自己能中大彩，都懷必勝
之心去，又有幾人能圓夢？又一轉念，也對，
人生原如此，探求未知是人的天性。事事皆洞
明，那就成佛了。

麻將這一活動能讓人生分。我的一位中學
老師退休後和幾個最要好的朋友打小麻將消遣

，一次他贏了一張假的五十元錢，這張很新的錢只是中間摺疊
處裂了口子，後來他發現了很氣憤，倒不是為了這五十元，這
幾個人退休金都挺多，何況都是多年的好朋友，到這裡來騙人
多麼惡劣！於是他決定第二天把假錢糊弄給別人，果真第二天
蒙了出去。

慢慢的，這張假錢由新變舊，四個人都知道了這是張假錢
，心照不宣，互相猜忌。這張錢在四個人中間飛速流轉，很快
由舊變濫。強烈的信任危機漸漸的使他們的小團體崩盤了，四
個人誰也不再理誰。

麻將有損健康。打麻將時間過得飛快，不知不覺中，保持
一個姿勢的頸椎就會出問題，時間長了後果很嚴重。還有聽牌
時血流加速，血壓升高，以打麻將來消磨時光得不償失。

麻將這一活動，還有自己的特性：它是以損人來利己的，
沒有搭檔，不講配合，其他三人都是敵人，用自己的精明來算
計其他三人。

記得曾有人說過，中國人在國外，個個都精明，單打獨鬥
外人莫能敵。而一旦幾個中國人聚集起來，就會形成一盤散沙
，很容易被人擊破。說的可能有點誇張，但果真存有一絲這樣
的現象，會不會與我們的傳統 「娛樂」項目麻將有關係呢？麻
將在我國已有三四千年歷史了，現在又有日漸興隆之勢，我們
是否好好想一想呢？

「你放鬆點，喜歡聽什
麼音樂？英文，中文，還是
鄧麗君的？」在無影燈下，
周圍一片白色，醫生柔和的
聲調，令不安的我鎮定下來
： 「還是聽鄧麗君的吧。」

耳筒裡，傳來了鄧麗君甜得發膩的歌聲，我
極力令自己的思緒進入歌聲的意境，不想其他。
此刻的我，正在做激光矯視手術，由於整個過程
中只是局部麻醉，我清楚地感受到摘除和植入晶
狀體的全過程。在術前，照例會簽署手術紙，大
意是手術不能保證百分之一百成功等等，我心想
，自己能夠承受百分之零點零零幾的失敗率嗎？

身體就像一部機器，幾十年運作下來，機能
開始衰退，想不到我的眼睛成為衰退的焦點：近
視、老花、散光、倒睫、飛蚊症，最後還有白內
障──真是一個巴掌還數不過來呢！

當我發現就算戴上眼鏡也是模糊一片，就知
道必須進行激光矯視了。先是到家門附近的眼科
矯視中心去檢查，那種商業味甚重的操作，加上
年輕醫生染一頭金髮，我實在沒有信心邁出下一
步。正當猶豫之際，無意中在抽屜裡看到一張眼
科醫生的卡片，我想起幾年前有醫療保險時曾去
過那裡做過例行檢查，那位張醫生門診可用 「門
庭若市」來形容，往往要預約一個星期以上……

我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手術前去聽講座，生

怕看了那些手術失敗的圖片，會打退堂鼓，我選
擇了百分之一百相信張醫生。在選擇人工晶片時
，我很想用廣告上那種最新技術的，聲稱能防紫
外線，還能矯正近視、遠視、散光等，似乎是全
能的。但是張醫生卻問我，是在室內還是室外工
作？我答室內。他建議我用十幾年前不能防紫外
線的人工晶片，因為一項技術問世，起碼要經過
五年的臨床試驗。我問，最新的豈不是白老鼠？
他笑而不答，只說前幾天為一位小巴司機配的是
防紫外線的，因為室外工作的關係。張醫生還笑
說，放心，我做了幾千病例，全部成功的。

結果，我當然手術非常成功，而且，還能重
新寫稿哩！

現代人的生活緊張忙迫，很少
有耐性讀長篇大論，因此短小的文
章應運而生，它可以輕鬆立讀讓我
們在匆忙的生活節奏中找到放鬆和
消遣。

時下頗為流行一種小小說，也
就是所謂的極短篇，微型小說或掌中小說。人們都以為
小小說是現代消費文化的產物，對讀者而言，或許是的
。但對作者而言，其實要在電光石火的一剎那帶給人一
點感悟，或者在時間的切片中留給人一點煙花似的回憶
，那就不算消費了。文化中也有垃圾，當然，就看時間
沖刷後所剩為何。如果不是我們捨近求遠的話，在我們
古典文學裡，早已有過小小說的形式，並且又最經得起
時間淘洗的著作，那就是《世說新語》。

最近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自修註譯的《世說新
語》選譯本，李自修在一九八九年時在河北教育出版社
就出過一本選譯本了，後來二○○四年在人民出版社又
出了全譯本，在註譯本中，他不但吸收了學術界有關此
書研究的新成果，還闡釋了自己的許多新見解。如今河
北教育那個選譯本重新修訂後二○一○年再度出版，可
見《世說新語》這本書在復興古典文學的潮流中又重新
受到了重視。說實話，這本書當史書看對學問有益，拿
來當消閒書看，它三言兩語簡約明快實在有趣。

不過，一般人都知道外文要有好的翻譯，殊不知古
文更需要有好的譯註，尤其古人名號多，再加官銜，地
名又跟現在的大不相同，如果沒有專家學者說明一下，

有時還真不好懂。
譬如：我在書裡讀到桓南郡每次見人辦事不麻利的

時候就喝叱道：君得哀家梨，當復不蒸食不？（哀家梨
？什麼東西？這像罵人的話嗎？）然後看註譯說：以前
江寧一帶有姓哀的人家種出來的梨子又大又甜水蜜桃似
的，所以桓公罵的是：你得了哀家的梨子是不是要蒸着
吃？套句現代話就是說：連這也不知道，笨到這種
地步！

欣賞總要從理解着手，註譯者，畫龍點睛者也。李
自修出任河北教育出版社的領導之前，本來就在師範學
院裡教授古典文學，科班出身加上本身對魏晉南北朝文
學的特有興趣，由他註譯此書真是讓這本經典古書又活
了過來。

還有一則堪稱極品小小說：連標點只有二十字，寫
一個人的儉吝：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恆鑽
其核。（還有誰能寫一個人的刻薄比這更甚的呢？也不
怕麻煩把每個李子核都鑽破。）這位王戎的絕事還不止
此一樁，他侄子結婚，他送去一件衣服做賀禮，等婚禮
完了，他就去要回那件衣服。他還是竹林七賢之一呢。

說實話，古文如今讀來像隔靴搔癢，不易進入情況
，可是讀李自修這本書，我後來乾脆跳過正文直接讀他
的譯文，愈讀愈有興趣，以至欲罷不能。以前只知《世
說新語》是經典文學之一，如今通過他的註譯才總算認
知了它的經典所在。

《世說新語》是東漢末年至東晉末年共約兩百年間
的名士言行錄，它描寫魏晉名士的才能秉賦，道德修養

，情感個性，日常生活和人際關係，不但文字簡約，典
雅有味，而且活靈活現生動有趣，雖寫古人古事，今天
讀來依然好像在看電影一般。

譬如：其中寫一個人的急躁（只有一百字不到），
王藍田性情急躁，有一次吃雞蛋，用筷子去捅，沒有捅
到，大發脾氣，舉起雞蛋扔到地上。雞蛋在地上轉個不
停，他就用木屐去踩，又沒踩中，他更加光火，撿起蛋
來放進嘴裡，恨恨地咬破再恨恨地吐到地上。

我讀了忍不住要笑。三言兩語描寫得多生動啊。此
外，還有很多的成語都由此書中來，譬如：望梅止渴，
咄咄逼人，東床快婿，卿卿我我……等等，不勝枚舉。
此書共分三十六門，由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品藻
，任誕……到仇隙。其中 「賢媛」篇，記寫幾位女性，
特有現代感，似乎女性主義思想在魏晉時代就已存在。

譬如：許允新媳婦長得很難看，行完交拜禮後，許
允根本不想留在新房，可是新娘子拉住他袖子不放。許
允就說：女人應有四德，你有幾德？新娘子說：除了容
貌我都有。然後反問他：讀書人應有的品行，你有幾樣
？許允說：我全有。新娘說：讀書人以德為先，你好色
不好德，怎能算都有？從此小倆口遂相敬重。

還有一則：趙飛燕誣陷班婕妤，說她在神明前詛咒
漢成帝，班婕妤答得好：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做好事
尚且不一定蒙福，做壞事還希望得到什麼呢？如果鬼神
有知，不會接受奸人的詛咒，如果鬼神無知，詛咒又有
何用？所以我不做這種事。

此外，相對於王戎的吝嗇，在 「汰侈」篇中記石崇
的奢侈，令人髮指之處亦叫人讀之難忘。但是，我最感
到驚訝的是：它對於魏晉名士的荒誕放達，着墨亦能跳
出儒家教條，表現出的時代趣味竟然與二十世紀六十年
代美國的嬉皮（西痞）一族頗為類似。西痞族標榜超脫
，崇尚虛無，曠達任性，而魏晉名士派的個人主義作風
，尤其竹林七賢那種 「散髮裸身飲酒縱慾」的生活態度
，真的跟西痞如出一轍。原來好的文學作品，非但可以
超越古今，還能中外有共識，《世說新語》真是最好的
證明。

山
海
秀
結
，
豐
衍
膏
腴
，
在
夜
市
上
品
嘗
原
汁
原
味
的
台
灣
小
吃
，
是

我
近
年
來
日
益
迫
切
的
心
中
好
。
今
年
夏
天
，
當
得
知
旅
行
社
終
於
開
闢
台

灣
全
景
深
度
遊
，
我
懷
着
迫
不
及
待
的
心
情
，
放
下
手
頭
的
繁
事
雜
務
，
隨

團
登
上
了
飛
往
我
魂
牽
夢
縈
的
祖
國
﹁寶
島
﹂
︱
︱
台
灣
。

全
程
八
天
八
夜
，
深
度
遊
覽
台
灣
。
自
不
必
說
登
上
一
○
一
摩
天
大
樓

觀
景
台
，
三
百
六
十
度
欣
賞
台
北
燈
紅
酒
綠
霓
虹
流
螢
般
的
夜
景
，
自
不
必

說
入
住
台
東
知
本
溫
泉
酒
店
，
縱
情
享
受
酣
暢
舒
適
的
泡
湯
之
樂
，
單
就
領

略
台
灣
自
北
向
南
各
個
城
市
風
格
各
異
的
紅
火
夜
市
，
品
嘗
台
灣
的
風
味
小

吃
來
，
已
是
大
快
朵
頤
，
美
不
勝
收
。
味
蕾
上
的
台
灣
夜
市
，
集
合
濃
郁

的
土
著
風
情
和
地
道
的
鄉
土
特
色
，
繁
華
多
樣
的
出

名
小
食
和
特
色
服
飾
相
結
合
，
各
有
千
秋
，
風
情
萬

種
。
在
夜
市
上
品
味
着
原
汁
原
味
的
台
灣
美
味
，
更

能
體
味
出
台
灣
文
化
中
最
具
典
型
性
和
平
民
化
的
韻

味
。

華
燈
初
上
的
台
北
，
彷
彿
是
西
方
的
摩
登
女
子

身
穿
東
方
華
貴
而
亮
麗
的
旗
袍
，
沉
醉
在
迷
離
和
清

醒
之
間
，
盡
顯
繁
華
和
動
感
。
台
北
的
士
林
夜
市
無

疑
是
年
輕
人
的
天
堂
，
也
是
台
灣
最
著
名
且
最
為
平

民
化
的
夜
市
。
我
置
身
於
以
陽
明
戲
院
為
中
心
的
夜

市
中
，
原
來
這
是
安
平
街
、
大
東
路
和
文
林
路
﹁一

街
兩
路
﹂
所
圍
成
的
大
區
域
，
卻
是
被
各
式
各
樣
的

服
飾
攤
點
擠
得
滿
滿
騰
騰
，
我
穿
插
於
打
氣
槍
或
飛

鏢
的
玩
樂
攤
位
之
間
，
才
見
各
種
小
吃
的
攤
位
顯
露

出
來
，
不
免
讓
人
心
生
些
許
失
望
。

之
後
，
我
帶
着
味
蕾
上
的
小
小
遺
憾
搭
上
開
往

台
中
市
的
豪
華
大
巴
。
據
隨
行

導
遊
講
，
要
想
品
嘗
到
地
道
的

台
灣
小
吃
，
必
訪
台
中
的
逢
甲

夜
市
，
絕
對
不
容
錯
過
。
逢
甲

夜
市
號
稱
人
氣
最
旺
小
吃
最
多

，
更
是
多
種
台
灣
小
吃
發
源
地

，
每
日
客
流
量
達
三
萬
人
次
，

若
是
假
日
，
更
是
人
潮
湧
動
。

身
臨
其
中
，
但
見
小
吃
雲
集
，
目
不
暇
接
。
文
華
路

小
吃
和
俗
稱
﹁盒
飯
巷
﹂
的
逢
甲
夜
市
二
十
巷
向
以

﹁俗
擱
大
碗
﹂
特
色
聲
名
遠
揚
。
在
這
裡
我
首
先
品

嘗
二
元
錢
（
新
台
幣
）
的
水
餃
，
口
味
相
當
不
錯
和

實
惠
。
此
地
的
章
魚
小
丸
子
風
味
獨
特
。
據
考
證
，

章
魚
小
丸
子
原
名
﹁章
魚
燒
﹂
，
是
由
日
本
著
名
美

食
家
遠
籐
留
吉
所
創
，
隨
後
流
行
於
東
南
亞
各
國
和

地
區
，
如
今
在
大
陸
也
成
為
了
流
行
的
小
吃
食
品
。

隨
着
台
灣
之
行
深
入
，
我
們
來
到
了
位
於
台
灣

南
部
的
高
雄
。
這
一
站
，
導
遊
卻
給
我
們
賣
關
子
，

說
在
高
雄
也
有
一
個
相
當
有
名
的
夜
市
呢
，
想
品
味

夜
市
的
團
友
可
以
自
行
前
往
。
我
當
然
忍
不
住
對
美

味
的
渴
望
與
追
求
，
欣
然
前
往
。

六
合
夜
市
全
長
約
三
百
八
十
米
，
自
興
起
至
今

不
過
五
十
年
歷
史
，
前
身
原
本
是
聚
集
在
空
地
上
的

小
吃
攤
，
自
一
九
八
七
年
始
，
每
天
傍
晚
六
時
至
凌
晨
二
時
左
右
規
劃
為

步
行
街
後
，
從
此
形
成
知
名
觀
光
夜
市
。
步
行
於
夜
市
，
猶
如
趕
一
場
廟

會
，
一
街
兩
旁
擺
有
近
二
百
個
攤
位
，
小
吃
種
類
之
多
令
人
目
不
暇
接
，

其
中
不
乏
經
營
二
三
十
年
的
老
店
，
筒
仔
米
糕
和
擔
仔
麵
就
是
三
十
年
的

老
字
號
，
而
煙
燻
烤
肉
和
青
草
茶
則
已
歷
經
四
十
年
的
光
景
，
木
瓜
奶
和

鹽
蒸
蝦
更
是
值
得
品
嘗
的
美
味
。
意
外
發
現
這
裡
的
異
國
風
味
忒
濃
，
土

耳
其
人
賣
着
土
耳
其
冰
激
凌
，
墨
西
哥
人
賣
着
墨
西
哥
脆
餅
，
還
有
日
本

人
和
印
尼
人
也
來
此
地
擺
攤
子
賣
各
種
服
飾
品
，
很
彆
扭
，
也
很
特
別
。

台
灣
歸
來
，
味
蕾
上
的
台
灣
夜
市
給
我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
，
時
過
數
日
，

尚
留
香
於
唇
齒
與
心
間
。

開卷未必有益 高志堅讀
人

王

濤

﹁麻
將
﹂
隨
想

江

洪

以小見大：世說新語讀後
喻麗清

激
光
矯
視

羅

絲

味蕾上的台灣夜市 李 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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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人
就
是
一
本
無
字
的
書
。
讀
人
，
比
讀
用
文
字

寫
就
的
書
會
更
難
。
很
多
人
讀
了
一
輩
子
也
沒
有
真
正
讀

懂
這
本
﹁人
之
書
﹂
。

有
的
人
，
在
陽
光
明
媚
的
日
子
裡
願
意
把
傘
借
給
你

，
而
下
雨
的
時
候
，
他
卻
打
着
傘
悄
悄
的
先
走
了
。

︱
︱
你
讀
他
時
，
千
萬
別
埋
怨
他
。
因
為
自
己
不
願

意
被
雨
淋
着
（
況
且
是
人
家
的
傘
）
，
也
不
願
意
分
擔
別

人
的
困
難
，
你
能
說
什
麼
呢
？
還
是
自
己
常
備
一
把
傘
吧
。

有
的
人
，
在
你
有
權
有
勢
的
時
候
，
圍
着
你
團
團
轉
，
而
你
離
職
了
，
或

無
權
無
勢
了
，
他
即
刻
躲
得
遠
遠
的
。

︱
︱
你
讀
他
時
，
千
萬
要
理
解
他
。
因
為
他
過
去
是
為
了
某
種
需
要
而
讚

美
你
，
現
在
你
沒
有
那
種
勢
力
了
，
他
也
就
沒
有
必
要
再
為
你
唱
讚
美
詩
了
。

在
此
，
你
就
需
要
靜
下
心
來
，
先
反
思
一
下
自
己
過
去
是
否
太
輕
信
別
人
呢
？

有
的
人
，
面
對
你
傾
訴
深
情
的
時
候
，
語
言
的
表
述
像
流
淌
着
的
一
條
清

亮
、
甜
美
的
大
河
，
而
在
河
床
下
，
卻
潛
藏
着
一
股
污
濁
的
暗
流
。

︱
︱
你
讀
他
時
，
千
萬
別
憎
恨
他
。
因
為
人
是
以
虛
偽
為
面
具
的
欺
騙
別

人
的
人
，
人
前
人
後
也
活
得
挺
難
，
弄
得
不
好
還
會
被
同
類
的
虛
偽
所
懲
罰
，

你
應
該
體
諒
他
的
這
種
人
生
方
式
，
等
待
他
的
人
性
回
歸
和
自
省
吧
！

有
的
人
，
在
你
辛
勤
播
種
的
時
候
，
他
袖
手
旁
觀
，
不
肯
灑
下
一
滴
汗

水
，
而
當
你
收
穫
的
時
候
，
他
卻
毫
無
愧
色
地
以
各
種
理
由
來
分
享
你
的
果

實
。

︱
︱
你
讀
他
時
，
千
萬
別
反
感
。
因
為
有
人
肯
分
享
你
豐
收
的
甜
蜜
，
不

管
他
懷
着
一
種
什
麼
樣
的
心
理
，
都
應
該
持
歡
迎
的
態
度
。
你
做
出
一
點
犧
牲

，
卻
成
全
了
一
個
人
的
業
績
，
慢
慢
地
，
會
讓
他
學
會
︱
︱
自
尊
自
愛
。
讀
別

人
，
其
實
也
是
在
讀
自
己
。
讀
真
、
讀
善
、
讀
美
的
同
時
，
也
讀
道
貌
岸
然
背

後
的
虛
偽
，
也
讀
美
麗
背
後
的
醜
惡
，
也
讀
微
笑
背
後
的
狡
詐
。

因
此
，
讀
人
時
，
要
學
會
寬
容
，
要
學
會
大
度
，
由
此
才
會
讀
到
一
些
有

益
於
自
己
的
東
西
，
才
能
讀
出
高
尚
，
才
能
讀
出
快
樂
，
才
能
讀
出
幸
福
。

深懷古詩造詣的詩人將軍
陳孝威雖出身武夫，

其實他少年時就已耽於風
雅，特別是退役後卜居天
津期間，時常向鄭孝胥學
詩，自己也潛心誦讀名家

古詩，遂使詩藝大有長進。他早年的詩作，如
《西陵紀事詩》、《白下集》、《粵西集》、
《春申集》等，均散見滬港報刊之上，其文稿
後因戰亂散失無存。一九四二年四月，陳孝威
到達桂林後，整理二戰期間的詩作，編為《太
平洋鼓吹集》於次年九月出版，這是現存他最
早成書的一本詩集。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前夕，蔣介石曾邀請
陳孝威去重慶 「共商國是」，被他婉拒。戰後
他移居上海，繼續辦雜誌。國共內戰國民黨節
節敗退時，據說，當局曾有意請他回福建 「收
拾亂局」，也被他謝絕，此時他已無意涉政，
只想舞文弄詩。

一九四九年陳孝威重到香港，除續辦《天
文台》雜誌外，時有詩作問世。他的新詩集
《怡閣詩選》，選收一九四九年後的詩作五十
四首。他與鄭孝胥政治立場相背，但往昔師友
情誼仍在，故晚年居港的詩作，有追憶向鄭孝
胥學詩的往事，如 「風雪未忘循北轍，江山竟
令作南轅。千金市骨思仍在，數紙揮毫語最溫
。述隸課詩猶昨日，菊秋知己禮堂門。」也有
懷念抗戰時的崢嶸歲月。一九六五年他重印
《太平洋鼓吹集》時，又補詩四首，其中有
「老猶鼓吹太平洋，詩卷長留日月光。五百年

間誰伯仲，羅邱鼎立各堂堂。」 「原子六言呼
隔洋，瘴氛廿載暗無光。此身豈願江湖老，任
重還須起廟堂。」這樣的詩句，顯見他對抗戰
那段經歷，深銘不忘。

對當年羅斯福、邱吉爾二人的賞識，他更
引以自豪。一九四五年羅斯福病逝時，他輓詩
四首以祭，其中一首是： 「大矣今元首，彌縫
百代醇。止戈宜允武，明德在新民。兵合存吳
蜀，鄰孤恤晉秦。淵衷容外論，舉世哭斯人。
」 後來邱吉爾去世時，他又詩輓： 「朵雲乍捧
自英京，筆跡欹斜使我驚。曾為坤維回氣運，

遽傳玄象黯璣衡。開羅昔記三星聚，海德今悲一柱傾。天下定逢
羅總統，為言華美已同盟。」 詩中洋溢對這兩位領袖在二戰中所
作貢獻的頌揚。

陳孝威一生關心國家安危，握筆抗日，賦詩言志。他有一首
《七十自述》： 「擔當道義出艱危，七十逢辰未算遲。同學少年
多將相，締交大長洽華夷。匹夫志切中興業，元首情深慰藉同。
謬許先聲寒敵膽，還期共復太平時。」這首近似宋調的詩風，頗
能反映出他不平凡的一生。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曾草書《贈陳孝威
將軍》②一幅讚他： 「以道自衛何雄哉？嗔海築起天文台。遠東
之窗頻展望，冷雁叫群情所急。時賢誰是知兵者，真理還須請劍
來。晤面良難留不易，看君筆下起風雷。贈孝威詩，意有未盡，
再以遠東之窗釋之。遠東之窗幾扇開，觀者請上天文台。河山淚
與英雄血，多待將軍爭取來。」這幅草書，也許正是詩人將軍陳
孝威一生的寫照。

陳孝威是先父李仲青的初中同學。一九四七年冬，我曾隨先
父在他位於上海海寧路的家裡住過一個星期，與他也算有過一面
之緣。本文的回憶，部分是聽先父講的，更多的是參考報章上發
表的材料，謹以此文，表達對先輩的懷念。

②于右任這幅草書，二○○四年五月十六日在北京拍賣。起
拍價二萬五千元，最後以八萬八千元成交。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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